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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谦发现
“最早的沈阳”——燕候城

沈阳的历史，是从战国燕之候城开始的，候城是“最早的沈阳”。得出这一经得起时间检验结论的
发现者，是著名考古学家冯永谦先生。他不仅发现了候城，还呼吁大力宣传候城，因为挺起候城，就是
展现沈阳城古老的光阴传承，就是彰显大沈阳更为震撼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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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12 月，沈阳市
志办和市历史学会联合
召开了一次“沈阳建置沿
革讨论会”，冯永谦先生
应邀参加，会上提交《汉
候城、高显考辨》一文，根
据文献与考古两方面材
料来进行探讨，第一次明
确提出定候城于沈阳市
区内旧址并以沈阳清故
宫和沈河区公安分局为
中 心 的 考 证 意 见 ；后 在
1989 年出版的《东北历史
地理》一书中亦采用了这
一观点，即“定西汉候城
县在沈阳旧城区”。

冯永谦表示，现在一
提沈阳，很多人只知清朝
于此定都，似乎沈阳的历
史是从清朝开始的，这是
严重的误读。沈阳历史
的上源其实是从战国燕
之候城开始的，以燕昭王
指派大将秦开所建候城
时 间 计 算（约 为 公 元 前
300 年），沈 阳 迄 今 已 有
2300 多年的历史了，是堪
与襄平（今辽阳）比肩且
早于龙城（今朝阳）的、具
有鲜明中原汉文明气质
的古老城市，沈阳最早是

“ 燕 城 ”，沈 阳 人 最 早 是
“燕人”。

冯 永 谦 强 烈 建 议 ，
在 今 天 的 清 故 宫 区 域 ，
应该经考古发掘展现出
一 段 候 城 城 墙 遗 迹 ，让
沈阳人了解家乡的千年
历史，增强“沈阳文化自
信 ”，这 不 是 一 件 小 事 ，
应予以足够重视。在开
发盛京文化的新时代历
程中，突出“候城标识”，
实 在 是 如 箭 在 弦 、迫 在
眉睫！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文/摄

“沈阳路”标识牌

沈阳清故宫西墙接近候城西墙

沈阳故宫北墙外的中心庙位于当年候城北城墙区域

在冯永谦先生将候城定位于
今日沈阳之前，学界关于这座两千
年古城地理位置的推论与猜想，可
谓众说纷纭，沈阳郊区说、新民说、
开原说、海城说等不一而足。

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
释》认为：“候城，在沈阳北”。此说
较为泛指，没有定点，但从其在沈
阳之北，应是指在今沈阳市区之
北。

汪士铎《汉志释地略》谓：“候
城，承德南。”此承德为清代在沈阳
所设之县，是康熙三年于今沈阳所
设之奉天府治。承德南即应是指
在今沈阳市区之南。

吕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
说：“候城，今奉天府西北百里辽河
滨之塔城”。此说所指有误，今新
民市辽滨塔村确有古城址，但经考
古调查，至今于其地未发现战国、
秦、汉时期遗物，该城址为辽代之
辽州，现在辽代城址与在西门外之
八角十三层砖塔犹存，城址内地上
地下辽代遗物很多，因此不能定此
城址为候城。

杨同桂、孙宗翰《盛京疆域考》
说：“候城，今开原县东南”。当时
开原县设治在今开原市之老城镇，
此谓开原县东南应指在今开原市
老城镇之东南，若将候城定点于
此，是趋北说中位置定点最明确
的。

近些年出版的考古地理著作
如《战国秦汉辽东辽西郡县考》认
为候城即“沈阳市东南二十里古城
子”，此说是近年出现的较有影响
的一种新的意见；《东北历代疆域
史》谓：“候城地近障塞，当在今开
原东。……当时今开原东、东南及
东北近塞之地均属候城县”，并又
进一步阐明“订候城县治于今开原
东南近塞处是合适的，因谓候城在
今沈阳附近，与其近障塞不符”；最
有影响的是八卷本的《中国历史地
图集》，该图 1964 年油印本东北地
图“说明书”说“今定候城于沈阳东
南上伯官屯故汉城址”，1979 年修
改后铅印并改名为“资料汇编”，其
考订候城为“今辽宁省沈阳市东南
20 里古城子”，至 1989 年正式出版

《释文汇编》时，其考候城于后者定
点同，由这种前后不同的变化，可
见地图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反复
思考而后谨慎定点的心路历程。

而上述探讨都未能确指候城
的准确地理位置，说法虽五花八
门，却使“候城定位”越探越谜，成
了一段令人望眼欲穿的历史悬案。

那么，冯永谦先生是怎样力排众议，确定今日沈
阳即是当年的战国燕候城呢？

首先，从文献上看，有些记载可以帮助候城定
位。据《后汉书》记载，候城在西汉时属辽东郡，但在
东汉时，将原属高显、候城、辽阳三县改属玄菟郡。经
考证，高显县为今沈阳市东南苏家屯区魏家楼子古城
址，辽阳为今沈阳市西南辽中县偏堡子古城址，候城
在今沈阳市内旧城区，三城之间的距离，高显在候城
南20公里，辽阳在高显西40公里，如此，则三县不仅
相连，互相距离也很近，而且东距玄菟郡治新宾永陵
南城址、抚顺劳动公园城址均较近，管辖便利，因此一
起由辽东郡改属玄菟郡才是可能的。

东汉时，陈禅曾“为玄菟候城障尉”，按历来对障
候的解释，均为近塞之地。障候应是靠近长城的城
堡，因此候城距“边”应较近，但作为一个长城防御体
系中的候城在什么地理位置，并非全线划一、有固定
的距离，而是要视地理环境、防御需要来决定，候城虽
为障候之城，却不必一定“近边”，根据考古调查发现
情况看，都尉治所并非靠“边”，与长城均有一定距离，
并不在“边”上，根据这种情况，若将候城置于沈阳市
内，经考古调查这一地区的长城，是在开原与铁岭间
东西通过的，其距离也为100余里，并不较上两都尉
距“边”为远，此地又为平原区，其地理位置更觉合适。

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近年的考古发现，为解决候
城定点提供了很多令人信服的证据。将候城定点于沈
阳东南，无论是上伯官屯还是古城子，近年在这一带进
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还没有相应的发现。

候城定于开原东南，也存在考古方面的问题。
经几十年的考古调查，不仅在开原东南，即或向南延
至铁岭，向东延至西丰，至今也未发现燕、秦、汉时期
的城址，并且相关遗物都很少发现。若将城址定于
此地，还无法得到考古学的证明。

除文献分析外，考古调查才是最终确定候城在
今沈阳市明清旧城中南部的关键证据。

冯永谦表示，首先，在沈阳市区内的明清旧城周
围，发现很多战国和汉代墓葬：如在大东区新光机械
厂仓库院内发现的战国墓，为土坑竖穴，其出土遗物
为灰陶高柱弦纹盖豆、三足陶鼎、兽面铺首弦纹壶；又
如在今大西城门外热闹路发现的战国墓，木棺木椁土
坑竖穴，随葬陶器为灰陶鼎、壶、盘、匜组合。这两处
墓葬是经过考古发掘的，出土陶器为仿铜器的陶礼
器，这种墓葬结构和陶器形制，为典型的战国燕墓，而
它所反映的墓主人身份，并不是守边的戍卒，应是当
时候城内有一定地位的人。其时代前者为早，后者稍
晚，约当战国燕的中、后期，这些墓葬的发现，对考证
候城的年代有着重要意义。汉代墓葬，发现地点更
多，在和平区南湖公园、沈河区大南边门、小南边门、
滨河街道办事处、旧城内沈阳钟厂、小南门外沈阳市
第八中学和大西门外沈阳市第十七中学院内以及皇
姑区塔湾等地都有发现，并且是墓群，其时代则为汉
至魏晋时期。这种围绕沈阳明清旧城分布的墓葬，绝
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候城就应该处在墓葬区域内的

空间位置。
其次，1973年于今沈河区公安分局院内与在其

北的沈阳清故宫东路十王亭院内施工，当挖至地表
下六米深以后，就发现各种不同时期的文化层，由下
往上分别为战国、汉、辽、金及明代，出土大量的遗
物，有各种建筑材料和日用生活器具残片，表明该处
是战国——汉代的居住址。所见遗物战国灰陶绳纹
大板瓦，规格很大，长 43厘米，宽 30厘米；而汉代遗
存内涵更丰富：泥质灰陶瓮、罐、盆、绳纹板瓦、筒瓦、

“一刀”“半两”“五铢”“货泉”铜钱与“凸”字形夯土台
基址和绳纹陶管井及绳纹砖砌筑井等，井深达现地
表下 10 米，遗物中还出土有“千秋万岁”铭文瓦当，
尤为引入注意。这两处中间距离较远的遗址，地层
一致，遗物内涵相同，可见遗址占地面积很大（因中
间是街路，未发掘），不像一般居住址，而是有城址的
规模和特点；再从其他遗物、遗迹的发现，也证明其
中有的遗存不是一般民宅建筑与所应使用的材料，
反映出具有非常明显的官府衙署的性质。由此可以
进一步肯定这处遗址在当时所处的地位，应是包括
具有相当规格的行政建制在内的战国至汉代的重要
遗存。

再次，1993年3月在建筑东亚商业广场时，在沈
阳清故宫北墙外20米处发现有遗址，经发掘，上层为
辽、金至明、清时期的堆积，下层是东西走向的城墙。
挖掘显露出来城墙的长度达 150 余米，墙为夯土筑
成，夯窝明显，城墙经以后两次补修，墙体加宽，城墙
北面并有护城河故道，城基宽8.5米，存高近2米。在
城墙遗址底面地层出土有特点明显的战国饕餮纹瓦
当和绳纹板瓦、筒瓦与汉代绳纹板瓦及“五铢”钱等。
从这一发现，可以确知在沈阳市区明清旧城内的地
下，确实存在着一个早期战国至秦、汉时的古城址。
这座城址，就应是此前尚未考定的辽东郡候城遗址。

候城位置既定，但其城址规模怎样，也是研究者
所关心的一个问题。经多年研究，冯永谦勾画出一
个大体轮廓：候城的北城墙，经考古发掘，在沈阳清
故宫北墙外 20 米处作东西走向；西城墙，即在清故
宫现在西墙处向南去，其位置在清代旧城小北门至
小南门间作南北走向现称“正阳街”的东面，西墙南
行大约在包括沈河区公安分局在内的南面东西一线
折向东去；南城墙，在西城墙东折后向东延伸，在未
至清旧城大北门至大南门间作南北走向现称“朝阳
街”的西面；东城墙，应在朝阳街之西，因为在清故宫
门前的现称“沈阳路”与其东的朝阳街相交的十字路
东南角即沈阳钟厂，过去在钟厂院内发现有汉墓，这
个位置当时应是城外才能埋坟，所以东城墙不能超
出墓葬的范围。结合考古发现所掌握的地下遗迹遗
物分布情况，可知候城就在沈河区公安分局和清故
宫一带，城墙每边长度大约200米左右，即或略有出
入，也不会相差太多。由此看来，候城面积不大。

依据上述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冯永谦断
言，定候城于沈阳市内明清旧城的中南部，是颇为适
宜的。


